
发心求正觉，忘己济群生 

——访戒幢佛学研究所所长济群法师 

自号山人的济群法师，居于五老峰阿兰若处。阿兰若为梵语音译，意为寂静处。

此处曾是近代高僧弘一大师住锡南普陀期间的掩关静修之地，如今，刻有弘公手书的

甘露井依然泉涌汩汩，清冽如昔。 

   泉边品茗，岩下步月，如此闲适的山居时光，并不在人迹罕至的深山，事实上，

它距闹市不过几步之遥。但能得门而入，无须跋涉，便是别样洞天。人生，何尝不是

如此？ 

   穿过甘露井所在的几重岩洞，是掩映在竹影中的石砌禅房。屋中素朴的白墙上，

挂着“发心求正觉，忘己济群生”的木刻楹联。这副集自《华严经》的对联，不仅彰

显了大乘自利利他的核心精神，也是兰若主人始终不变的愿力所在。 

   正是在这份愿力的推动下，十多年来，法师往返于兰若与尘世之间，法音广宣，

度众无量，足迹遍布海内外各地。由他参与创办并担任导师的戒幢佛学研究所，也在

多年实践中摸索出一套适合当代的佛教教育体系。弘法教学之余，法师还以文字般若

与大众广结法缘，目前，已出版人生佛教、修学引导、戒幢论丛、以戒为师四大系列

丛书三十余册。其中，既有接引初学的启蒙读物，也有深入经藏的研究论丛；既有面

向信众的开示，也有僧团建设的指导。他对经教义理所作的现代诠释，使无缘亲聆法

音的读者得以品尝法味，啜饮甘露。 

   日益繁忙的法务，使法师独享山色的闲暇相应减少。就在刚刚过去的这个月，

法师先是作为“西园戒幢律寺第三届菩提静修营”的导师，为来自全国各地的数百位

佛子作了为期三天的《心经》讲座，并为营员传授三皈五戒、菩提心戒，主持西园夜

话、传灯法会。紧接着，为戒幢佛学研究所的学员们讲授一周的《沙弥律仪》。然后

又前往厦门，参加“第三届厦门佛事用品展”的开幕式。展会上，组委会特别提供了



近百平米的展位，用于济群法师佛学系列丛书的展示与结缘。月末，由法师发起并主

持的“佛法与心理治疗”研讨会又在戒幢佛学研究所拉开序幕，这是国内教界和心理

学界的首次正式对话，来自各地的法师及专家学者百余人参加了本次论坛。 

   舟车劳顿中的法师，依然有着山居时的淡定和从容。或许，这正是一个修行人

“以出世心行入世事”的境界吧。因为慈悲，所以入世度众；因为智慧，所以不著世

间。 

   带着对方外之人的好奇和向往，记者采访了济群法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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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法师是如何选择出家生活的呢？ 

   答：其实我出家的经历很简单，当时年纪还小，对佛法和社会都没什么认识。之所以

会选择出家，主要还是因为受家庭影响。如果说当时对佛教有什么印象的话，那只是好感而

已，而且这种好感还很朦胧。 

   因为家中常常接待很多南来北往的出家人，也就结识了不少僧人。或许是缘分吧，他

们都很喜欢我，经常带我到各个寺院去。我从小就很喜欢寺院的环境和生活，所以，出家对

于我来说是非常自然的选择。   

   问：按佛教的说法，法师可谓“童真入道”，这对于您日后的成长产生了什么影响？  

   答：在我成长的过程中，童真入道的确是很关键的因素。也就是说，在我尚未被世俗

染污之前，就已经开始了出家生活，而佛法思想也在不知不觉中成为人生的重要组成部分。

从另一个角度说，童真入道又使我有更多的时间和机会接受佛法教育，从而对我的成长和人

格形成都产生了重大影响。  

   问：古德时常赞叹童真入道，这似乎与现代社会提倡的早期教育不谋而合。那么，法

师是否认为童真入道是成为一个僧人的最佳起点？ 

   答：教界童真入道的人也很多，但其中有不少人的成长道路却和我截然相反。他们像

我一样早早就出家了，在那样的年龄，也谈不上什么明确的人生目标，多半只是受到家庭影

响。如果剃度后不曾从学佛中获得法益，对外界诱惑就不具备抵抗能力。随着年龄渐长，开

始和社会有所接触，往往会因各种原因回到尘世。这几年，佛学院毕业生中还俗者不少，其



中相当一部分就是从小出家的。 

   由此，也促使我对童真入道的问题产生了反思。我认为童真入道的优势主要表现在两

个方面：一是在年龄上，可以有更多时间来修学佛法；二是在僧格养成，因为一张白纸更容

易接受佛法熏陶。但这两点优势，又恰恰是它的不足之处。少年出家，文化基础多半薄弱，

不利于将来对佛法的深入研究。再就是对社会缺乏了解，往往缺乏免疫力。 

   和童真入道不同的是半路出家，它也同样有利有弊。其优势在于：世俗生活都已经历，

既然发心出家，也能自觉将这些放下，不易产生动摇。另外，多数具备一定的文化基础和社

会经验，为今后深入经藏、利益众生奠定了良好基础。而不足之处在于：经历了长期的世俗

生活，习气往往比较重，而人到中年后，性格多半已经定型，再要改变以往的不良习气就很

困难。这种人如果没有强烈的出离心，又缺乏良好的修学氛围，在寺院不用生活多长时间，

就会原形毕露了。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很难说孰优孰劣。  

   问：曾在法师的著作中看到这样一句话：“我似乎生来就是为了出家的。”当时非常

感动，我想这就是佛教中常说的“善根深厚”吧！  

   答：无论学佛还是出家，善根当然非常重要。就像一棵树，如果根扎得深、扎得稳，

就有能力抵御外来冲击。尤其在现代，仅靠寺院的一道围墙很难与社会完全隔绝。所以一定

要对出家身份有足够的认同，而其中关键就在于对三宝的信心。  

   就我自己来说，出家过程虽然比较简单，也比较感性，但通过对佛法的深入学习，使

我更坚定了这一选择。因为弘法的原因，对社会有了更多接触之后，越发认识到，追求真理、

智慧和解脱的人生是最有意义的。此外，出家生活清净自在、无牵无挂，也非常适合我的性

情。 

   问：您出家时，应该是宗教政策尚未落实之际。在那个年代，您是如何开始出家后的

修学生活？ 

   答：的确，当时宗教政策还未落实，佛教仍被社会视为封建迷信。在这样的大气候下，

整个教界的修学环境并不理想。 

   我最初是在福建宁德支提寺，当时出家人白天种田，早晚上殿，生活条件极其简朴。



在现在的人看来，应该说是相当艰苦。但他们都真心向道，信心道念非常坚固，没有谁是为

衣食而出家。老和尚们生死之心很切，就是在那时，我才知道出家是为了“了生死”。虽然

还不懂得“了生死”究竟是怎么回事，但现在回忆起来，应该是我最初接受的佛教教育。其

后又到福建闽侯雪峰寺，基本还是继续这种农禅并重的生活。这一方面使我养成了山野之人

的气质，并始终保持对大自然的喜爱；一方面也为僧格养成奠定了良好基础。这段时间的生

活，对我日后的成长有着重要影响。 

   尤其不能忘记的是，在我成长过程中亲近过的三位老人家，一是福州鼓山涌泉寺的普

雨老和尚，二是莆田广化寺的圆拙老法师，三是厦门南普陀寺的妙湛老和尚。他们成就我出

家，成就我上学，成就我静修，给我修学上的指导，给我创造弘法的条件。我从他们身上学

到各种做人做事的美德，终身受用不尽。这也使我想到，一个人在修学佛法的过程中，依止

善知识的重要性。  

   问：在今天，无论社会还是教界都有了巨大改变，修学环境更为宽松。法师是否认为，

您当年所经历的生活，对其他初出家者也非常重要？换句话说，对于刚剃度的人，什么环境

才是最理想的？  

   答：每个时代都有不同的生活环境。对于刚出家的人来说，最关键的，是接受成为一

个僧人的基本教育，也就是造就僧格的教育。关于出家后的教育，在佛教戒律中有非常明确

的规定。如沙弥必须依止自己的亲教师，不可独立生活。即使受过比丘戒之后，还须“五年

学戒，不离依止”。此外，刚出家也是僧格养成的开始，必须有善知识指导，有如法的修学

环境。刚出家的人，大多有良好的初心，但不易持久。有句话叫做“出家一年，佛在眼前；

出家三年，佛在西天”，这份初心为什么会变质呢？关键还是因为出家后未能继续长养这一

发心，结果半途夭折。 

   问：法师后来又就读于中国佛学院，并长期从事教学工作。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开始，

又在教学之余从事弘法活动，面向社会及高校开办佛学讲座。当时弘法在国内尚未普及，整

个社会对佛教还是充满了误解，此举可谓开风气之先。那么，法师又是如何走上弘法道路的

呢？  



   答：在中国佛学院学习时，还不知道弘法是怎么回事。因为出家前文化和佛学基础都

比较薄弱，所以只知道如饥似渴地学习。毕业后来到莆田广化寺，在后山一个僻静的地方继

续学习。读书之余，也在佛学院讲课。广化寺的几年生活，使我在佛学院所受的综合教育的

基础上，对戒律、俱舍和唯识有了进一步的研究。1988 年来到南普陀寺，在阿兰若处静修。

这种清净自然的环境，对我的学习、修行和弘法事业都有很大帮助。  

   厦门是个沿海开放城市，与东南亚及港台有着频繁的交流往来。由此，也有因缘接触

到很多来自海外的法师，并从他们的介绍中，对海外弘法事业的发展有所了解，这才使我萌

生了弘法的愿心。首先是在南普陀寺的圆通讲堂，和湛如法师一起为信众开设“正信佛教”

和“人生佛教”系列讲座。当时我们还在厦大历史系进修研究生课程，这一因缘又使我们得

以在厦大举办“佛教文化研讨班”，开始面向高校的弘法。其后，又应邀到各地举办佛学讲

座。我就这样走上了弘法道路。  

   问：能否请法师具体介绍一下您目前的弘法事业？ 

   答：从 1992 年开始，我一直在国内外举办各类佛学讲座。在弘法过程中，我深切体会

到社会对佛法的需求，而教界能够从事弘法的人实在寥寥无几。所以，培养人才是教界目前

的当务之急，因为“道在人弘”。我出家近三十年来，从求学到教学，大部分时间都在佛学

院。基于多年的教学实践，也基于对佛教未来前景的关心，希望能在现有基础上，探索出一

套具有佛教特色的教学模式。目前，我在闽南佛学院担任研究生导师，同时也在苏州西园寺

主持“戒幢佛学研究所”的工作，和教内外有志于佛教教育的法师、学者一起，共同实践我

们对佛教教育的一些想法。 

   问：多数人都认为，佛学院和研究所应该以培养学术研究人才为宗旨。但法师在《我

理想中的僧教育》一文中，却特别强调多种人才的培养。希望学员们在强化佛法修学的同时，

与社会需求相结合，在自利利他的实践中成长。这些观点的形成，是否与您长期从事弘法事

业有关？  

   答：对佛教教育来说，研究人才的培养当然是不容忽视的。还是以闽南佛学院和戒幢

佛学研究所为例，两地都招有研究生，旨在为致力于佛学研究的僧众创造条件。同时，还发



行了各自的学术期刊，即《闽南佛学》和《戒幢佛学》，既是为了展示教学和研究成果，也

是为了推动国内佛学研究的风气。 

   但是，研究佛学并不是学佛的唯一目的。学佛的关键是在于自利利他、自觉觉他，是

要能学以致用，能以佛法智慧为民众提供精神食粮。因此，戒幢佛学研究所还推出了面向社

会的弘法刊物《人世间》。每期关注一个主题，如环保、财富、信仰、道德、护生等，希望

从佛法角度对社会热点问题进行反思，从而纠正人们在思想和行为上存在的误区。  

   问：近年来，法师著述颇丰，您在这方面有什么计划？ 

   答：举办讲座的影响范围比较有限，整理成文，就能利益更多的人。自 1999 年出版“人

生佛教系列丛书（包括《心经的人生智慧》、《幸福人生的原理》、《学佛者的信念》)”

以来，近十年中，确实在这方面做了一些努力。 

   目前已出版的书籍有四大系列，其中，以“人生佛教系列”的适应面最为广泛，即使

对那些没有信仰的人，也可从理性层面来接受，共有十多小册。而“佛法修学系列”主要是

针对信众的引导，并以皈依、发心、道次第等基础建设为重，如《皈依修学手册》、《认识

菩提心》、《佛法修学次第》、《问道》等。“戒幢论丛系列”侧重于学术性，主要是对佛

教经典的解读，如《真理与谬论》、《认识与存在》、《菩提心与道次第》。“以戒为师系

列”则是 2008 年最新推出的，定位为“普法丛书”，希望通过对戒律的简明解读，使僧团

大众对法和律具备基本认知。现已出版第一辑，包括《认识戒律》、《戒律与佛教命脉》、

《僧伽礼仪及塔像建造》、《出家剃度及沙弥生活》、《比丘资格的取得》五本。 

   问：音像制品是海外较为普及的一种弘法形式，您在这方面有什么计划？ 

   答：通过音像制品来弘扬佛法，在某种程度上，比书籍的普及面更广。比如对那些认

字不多、年老眼花的信众，或是对那些没有阅读习惯的信众，音像确实有着书籍所不具备的

优势，而且更直观，更亲切。近年来，我们也在这方面做了一些尝试，目前已出版各类音像

制品数十种，约 200 小时的内容，有 DVD、VCD 和 MP3 等格式，并会将这项工作作为未来几

年的重点。 

   问：从发展趋势来看，网络弘法将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法师的个人网站也已运行多



年，在这方面做了不少工作，能否具体介绍一下？ 

   答：通过网络弘法，的确比传统弘法方式有更为广泛的覆盖面，它是全球性的，不受

地域等种种因素的限制。自 1998 年起，我们已涉足网络弘法，至 2000 年初具规模，推出两

个网站。一是“戒幢佛学教育网”，包括佛学指导、人生佛教、佛教文化等十多个栏目，还

有大量图像和音像资料，内容相当丰富。一是我的个人主页，包括我全部的文集和音像资料，

对我参与弘法以来所做的各项工作作了全面概括。 

   目前，佛教界普遍存在师资不足的问题，而面向社会弘法就更显得薄弱。有鉴于此，

“戒幢佛学教育网”还开办了“网络佛学院”，利用网络特有的优势，通过视频为散居各地

的学佛青年上课并进行指导，这在过去简直是难以想象的。  

   问：法师常常说自己是随缘弘法，您之所以能够成就这么多事业，是否总是有许多顺

缘在推动？  

   答：我认为我个人所有的，只是对佛教事业的一份愿力和一些想法，正由于众多因缘

的推动，才使我这些年来为社会和教界做了些事情。首先是宽松的政治环境，使我可以将想

法都表达出来并付诸实践；其次是南普陀寺和闽南佛学院为我提供了相当自由的活动空间，

使我有更多的时间内修外弘；第三是西园寺普仁大和尚的全力支持，使我能以戒幢佛学研究

所为平台，实施教学理念；再就是各地护法居士的积极协助，这都为我的教学和弘法创造了

有利条件。如果没有这些因缘，很多想法也许至今还是想法而已。就我自己来说，虽然不是

个积极主动的人，但对弘法事业始终保有一份愿心。 

   问：从目前情况来看，教界这些年的发展相当迅速，寺院纷纷大兴土木，前去朝拜的

信徒和观光客也明显增多，可谓“香火鼎盛”，但问题和负面新闻也在逐渐浮出水面。作为

出家多年的法师，您对当今教界的现状又是如何看待的呢？  

   答：从表面来看，佛教界的发展似乎是形势一片大好。但仔细观察，却发现其中还有

太多问题，可以说是一言难尽。这里，就我想到的谈几点意见。 

   一、作为一个出家人，首先要明白，出家人的本份就是内修外弘。自身的佛学素养和

道德水准提高了，才能给大众以正确引导，否则就会将他们引向迷信、盲信的误区。而作为



寺院来说，除了给僧人提供修学办道的环境，也是民众净化身心、舒缓压力的净土。定位准

确了，才知道寺院应该以什么样的形象来面向社会。 

   二、应当加强佛教的制度建设，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重建一套适合当代的佛教制度。

比如出家的考核制度、沙弥的教育制度、新受戒比丘的修学制度等。此外，还应建立僧阶有

序的制度，这种“级别”是根据僧人的戒腊、道德、学问及对寺院做出的贡献而制定，以此

确立他在僧团中的地位和待遇。南传和藏传佛教也都有相应的制度，我认为这是值得我们借

鉴的。  

   三、宗教政策落实以来，整个教界都意识到办学的重要性，先后办有几十所佛学院。

虽然也为佛教界培养出一些人才，但大家也共同意识到，这并不是培养佛教人才的最佳方式。

在继承佛教传统教育制度的基础上，探索出一套适合现代的佛教教育制度，是佛教界的当务

之急。  

   四、受市场经济浪潮的影响，许多寺院也在走向商业化。而商业化，实际就意味着佛

教的世俗化。我对教界出现这样一种现象非常担心，希望大家都能对此有所警觉。 

   五、佛教的商业化和世俗化，使很多僧众的信仰和道念淡化，长此以往，他们又何以

荷担如来家业？所以，信仰建设和道风建设，也是教界目前所要重视的问题。  

   六、对僧团的财富予以合理使用。因为旅游业和经忏的盛行，使得一些寺院非常富有，

如何使用这部分收入？在我看到的情况中，大部分是在修庙、造大佛，甚至浪费在各种无谓

的应酬中，或存放在银行里舍不得使用，等着贬值。怎样将这笔财富用于佛教的弘法事业、

慈善事业和教育事业，是教界领导者们应予特别关注的问题。 

   七、教界应该认识到弘法的重要性，这一方面是因为出家人具有弘法的责任，另一方

面是因为社会是佛教生存的土壤。所以，唯有在全社会弘扬佛法，佛教才有永久的生命力。

同时我们还要认识到，佛法在今天的弘扬已不能停留在传统方式上，而是要契理契机。也就

是在继承佛教传统的前提下，在不违背佛法基本义理的基础上，用现代人最容易接受的方式

去弘扬佛法。同时，从佛法的角度关注社会存在的各种问题，为大众提供智慧的解决之道。  

   八、各地寺院虽然重建了不少，但多数都缺乏规划和设计，有的甚至比较俗气。寺院



是民众的精神家园，建筑本身也应该能够体现佛法的内涵，也就是表法。所以在风格上要朴

素、庄严、和谐。另外，在使用上要注意实用性，集修道、弘法、教学等多功能于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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